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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同善堂：百年前东北最大的慈善机构

设牛痘局
首开盛京接种疫苗之先河

清光绪七年，天花与霍乱肆
意暴发，似可怕幽灵，紧紧扼住
了奉天城的命运。

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场
生死劫难。 如血残阳从高大的怀
远城门上跌落，站在逆光里的左
宝贵显得苍老了许多。 大西门
里，怀远门外，他顾不得空气飞
沫甚至尘土都可能传染天花的
危险巡视疫情。 这个平日里“治
军严肃，晓畅兵事，谋勇兼优，乐
善好施” 的将军表情是复杂
的———悲伤、急切。 昔日繁华的
正阳街，时有感染天花、满身疮
痍的人倒毙街头。 朝阳街，人们
四散奔逃出城，呼嚎喊叫声此起
彼伏。 空气里充斥着死亡的味
道。 从清初的皇太极在奉天长宁
寺避天花，到终生“避痘”却又死
于天花的顺治帝，从出天花侥幸
活下来的康熙，到得天花凄惨死
在养心殿的同治帝， 大清近 300
年的历史中， 天花伴帝王左右，
平民又奈何？

谁来拯救劫难中的奉天百姓？
走投无路的人们听到了这

样一则消息———左大人设牛痘
局啦!凡民间未出痘者，可接种牛
痘疫苗，并收治天花病人，所有
医费全部由牛痘局支付。 那时，
接种牛痘虽已传入中国，但对牛
痘的施种，清政府尚未制订具体
政令。 左宝贵变卖私产与奉天商
人筹措金银，创立慈善机构牛痘
局。 人们不会想到，这个善举首
开盛京接种疫苗之先河，是奉天
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牛痘局每
年春秋两季向社会公布接种日
期，免费为贫民接种牛痘。 每年
引种两千五百余人。 1917-1919
仅三年间， 就有 6233 名儿童接
种疫苗。 奉天的孩子们都会唱：
“清明左大人，一副好心肠，施医
又给药，人间美名扬。 ”

假若倒退一百年，假若也是
在旭日暖阳中，我们可以看到同
善堂：洁白的雕花理石大门高高
耸立， 好像擎着苍穹，“救生门”
三个字沉甸甸的，仿佛注入一字
千金的承诺，走进大门心里就涌
入了一脉脉的深情。 宽大的影
壁、青灰的墙面、交错的斗拱、精

致的砖雕、庭院的天井、逶迤的
回廊、脚下的石板、英俊的杨树、
丰饶的小草、热烈的藤萝都在述
说生命的浩荡。 所有生存的尊严
与美好， 都可以在这庭院里回
放。 同善堂让战乱与灾荒暂且退
成了远景，这里是奉天人真正意
义上的世外桃源和避难所。 风越
过雕花窗棂吹临，鼓荡着左宝贵
的衣角，他抬头看鸟儿从长空掠
过，划出一条悠长的弧线，不禁
感叹：“艰辛戎马数十载，功名利
禄何足惜?冷眼南窗看世事，万家
灯火总关情。 ”仁爱是他内心的
底色，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
们： 苦难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幸福才是。 死亡战胜不了任何一
片土地，只要那里充满爱。

左宝贵督建炮台之暇，每欲
振兴学校。 他捐资倡设惜字局、
义学馆多处，“筹薪水、给膏火”，
免费收平民子弟入学。 满屋书
籍，一室纸墨清香。“公事退，左
宝贵间辄轻袭缓带，亲自学中孝
其课程”，他教授修身齐家之理，
或押韵为诗，或散淡为文。 出身
武将却举止儒雅，虽为高官却和
蔼可亲， 不苟言笑实则风趣，循
循然足见深情。

修防洪大堤
助奉天城重建

舒缓流淌的辽河大转弯处
的人们，同样感念左宝贵主持修
建辽河第一道防洪大堤的恩泽。
蒹葭苍苍，岁月安好，一百年过
去了，辽河水温情灌溉此地 8 万
亩良田，防洪大堤成就了沈阳北
郊二十里的石佛寺村“塔影遥开
山雾重，笛声清澈水风凉”的美
景。 辽河水闪动波光，一如左宝
贵慈爱澄澈的目光。

光绪十九年， 辽河水暴涨，
洪水决口，堤埂悉被冲毁，禾苗
田地淹涝。 左宝贵巡察灾情，率
部抗洪。 悠悠河水一定记取了他
河边亲自监工、筹划方案的百转
柔情; 岸边白杨不曾忘记他不分
巨细为村民补偿地价、埋头思索
的神态。 如此一项浩大工程，他
没向石佛村百姓摊派一分钱一
个工，全部工程都由左宝贵马步
兵营的 1000 名士兵修筑。 在石
佛寺乡锡伯族西迁纪念馆内，我
看见《重修辽河大堤碑记》那黑

色的石碑还在岁月里闪着光，村
民们感念左宝贵的话语还是那
么温热，“左大人修得大堤又高
又宽，比原先的高好几倍哪”“左
宝贵给咱修大堤时，正是他参加
甲午中日战争，开赴朝鲜战场壮
烈牺牲的前一年……”

《沈阳县志》记载：“奉天县
治，四周津梁道路，左公亦多捐
资修葺”。 城东二十里，左宝贵雨
中重修清帝祭祖福陵必经之路
马官桥，有了那桥，便有了山一
程、水一程、故乡那边的思念 ;城
西二十里，左宝贵重修九十度大
转弯路上的转弯桥，盛京大御路
至此通达至京城， 有了转弯桥，
便有了“雨润平野，沿村渡水湄”
的清凉;浑河堡，自来水患未平，
又况潮平两岸，浪足三篙，奔流
在此若江海。《浑河堡得胜桥碑
记》 记述了左宝贵修此桥的经
过，“左大人筹千金巨款，修桥造
官船六只， 既便商民， 更利兵
役”，几经翻船之祸的浑河堡“从
此松径夜寻，不至来鱼梁”。 城南
二十里，左宝贵重修奉天城南门
户白塔堡石桥。 1894 年他率五千
兵经过此桥，入朝参战。

那一天的浑河岸边，电闪雷
鸣，天地白光，但见河水乍起，波
澜时而远去，时而近前，风从河
岸吹来告诉我一百多年前的那
场雨……

“这场雨竟然下得毫无节制，
足足下了两个星期。 雨下得沟满
壑平，突然从遥远的群山中，传来
隆隆巨响，洪水像脱缰的野马，撕
开不堪一击的上木场浑河古堤奔
涌而来。 ”这是英国医生司督阁在
《奉天三十年》一书中对那场洪水
惊心动魄的记述。

让我接着把洪水暴发后的
场面叙述完：洪水水头高足足六
七米，海潮般向奉天城奔去。 最
先冲进小河沿，昔日盛京八景之
一的小河沿顿成一片汪洋。 目力
所及， 尽是翻滚咆哮的浊流，夹
杂着破烂家具、烂柴火一齐涌进
城里。 人们没有丝毫准备，眼见
房屋接连倒塌。 水面上，孤岛似
的簇簇树木，枝丫上攀附着无助
的人们。 河面漂浮着从上木场冲
下来的圆木、高粱秆、大树、桌子
和大车，还有人、马、骡子、牛和
狗。 几个人还在水中挣扎，抱着
门窗随波逐流，也有人拥挤在木

筏上被洪水冲走……
“连日奉省遭遇罕见洪灾，

两岸田禾庐舍俱被冲淹，居民漂
下不计数人， 呼号声惨不忍睹
……受灾面积之大，灾情之重实
为罕见，请求开仓放粮，灾后赈
济。 ”这是盛京将军庆裕关于奉
天洪水灾患真实禀报的奏折。

面对这场洪水之殇，左宝贵
将军一面委托盛京医院英国医
生司督阁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向
国际社会募捐。 一面成立了奉天
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重建基金
会”，帮助奉天城重建。 他派军队
运来木头，在城里盖起临时木板
房，让无家可归的灾民有了遮风
避雨的地方。 接着，他又在同善
堂创办栖流所、 贫民习艺所、开
办了育婴堂，收留无家可归的灾
民，收养弃婴和孤儿。 并贴出公
告：凡属鳏寡孤独之人，均可在
此赡养天年。 他还下令垒起大
灶， 从自己俸银中拿出全部银
两，在全城建十多处施粥厂救济
饥饿中的灾民。 他微服私访遍尝
十几处粥厂，对偷工减料、中饱
私囊的粥官当众鞭笞。

万善同归
爱心存植于城市血脉中

当同善堂连同它的老照片
一起在岁月里泛黄，仁爱早已真
实地植入城市血脉中，成为人们
战胜苦难的信念与勇气。

下面几帧照片拍摄于瘟疫与
洪灾之时， 照片上同善堂庇护着
的人们没有张皇、悲凉与绝望，这
不禁让我对同善堂肃然起敬。

同善堂孤儿院“救生门”前：
这是一幅与阳光有关的照片。 左
边一株小松树青青郁郁， 右边两
个四五岁的孩子手拉着手。 远景
中高大的门楣与整饬的屋瓦交织
错落成温暖的线条和色块。 我已
从一大片留白的阳光中分辨出另
一种阳光———那是孩子们的笑
脸，同善堂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明
天就出自这光与色彩。 不远处的
孤儿院东墙，留有一个孔洞，专门
收留弃婴。婴儿放在里面，身体压
住电铃开关，铃声一响，无论什么
时候就会有人出来接取婴儿。 仅
三年同善堂就收留孤儿 228人。

同善堂育婴室：几名保育员
身着工装，各自忙碌。 或是怀抱

婴儿， 或是手拿玩具逗婴儿抓
握。 最惹人注目的是中间一名保
育员，她低垂眼睑，微抿嘴角，目
光慈爱地看着摇篮里的孩子，仿
佛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中。 整个画
面弥散着与安详慈爱。 同善堂的
孤儿院还添设了玩具、 游艺场、
浴盆， 住宿衣物均由院方供给。
孤儿院有专人负责每个孩子的
衣食住行。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尚能如此，实属难能可贵。

同善堂栖流所： 几位暮年老
人坐在火炕上的情景。 拍摄者抓
住了老人们随意坐着的瞬间动
态，富有节律的棉衣皱褶、老人们
脸上自由自在的神情及雪花扑打
着窗口， 构成了一幅安适温馨的
画面，让人倍感怡然的生命喜悦。
据记载， 每年 11 月份严冬酷寒，
饥寒交迫滋生病患之时， 同善堂
都会收留身患疾病无家可归的流
浪者。 栖流所有淋浴、养病室，视
病情轻重，对他们悉心照料，合理
调养， 还有专人对病情进行检查
和治疗。每年平均收留近千人。我
仿佛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
正顺着大雪覆盖的小道， 向着同
善堂大门走来。 雪花闪烁着斑斓
的光影，天空幽深明净，同善堂就
是前方，照耀着万物众生。

同善堂自 1881 年创办以来，
仰赖乡绅商贾、官员要政、社会
名流、 普通民众的爱心捐赠，或
施房屋，或助地亩，一时风尚所
趋，大有争先恐后之势。 左宝贵
参战甲午战争出征朝鲜前，立下
遗嘱：吾今远征，班师无日，义学
堂、牛痘局以及栖流所等，虽经
设立，仅具规模。 倘吾不归，将吾
私宅悉数捐助该局所等，永远为
慈善所用，以完吾未竟之志。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即左宝贵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牺
牲后第二年，当时的盛京将军依
克唐阿，将左宝贵创办的各项慈
善事业汇总，咨部立案，划归奉
天督军公署管辖，取“万善同归”
之意，定名为“同善堂”。 它依靠
自有土地房屋、商号庙产和各界
的捐助，慈善事业得以不断扩充
和发扬。 之后，又相继成立了同
善学堂小学和西医院。

一百多年后，又是一个春天
降临，同善堂成为沈阳市红十字
会医院。 满庭芳草，陌上花开，君
可徐徐归！ （据《沈阳日报》）

这里是沈阳老地界儿。
望云寺路横亘着小西路，东西向的药王庙路缠绕勾连着杏林街，同善巷如同淬火瓷器上的缠枝莲，于低

回、昂扬处落入其间。
我去同善巷那天，柔和的阳光映照着眼前每一个事物，光影婆娑。同善巷里，吃香的，有如浴春风的蒸

包子、吊炉饼、绝味小串、砂锅鸡;喝辣的，有又悠闲又热烈的麻辣烫、盆盆香;还有豪爽浓烈的辽中小烧、老
龙口。 “四方珍奇，皆归市易”，满街繁阜，一地热闹。 同善巷，像宋代市井里的话本，有辞赋醇酒作伴，有丝
弦佐茶，有桃李为友，还有熏风为朋。

小巷里中山路小学的孩子们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前，有人在这里开设牛痘局，为奉天城中天花肆虐的
穷孩子免费接种疫苗。连杏林社区衣食无忧的大人们都不知道，还是这个人，还在这巷子里，开办粥厂，每
日施粥，接济吃不上饭的百姓。

他，就是驻守奉天近 20 年的总兵、爱国将领左宝贵。
而在同善巷尽头、在杏花开放处，曾是百年前东北最大的慈善机构同善堂，现为沈阳红十字会医院的大楼。

同善堂大门


